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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这是中医行当里的名句，锔瓷匠
人魏胤却将之视为座右铭，置于
案边。

锔是指用锔子连接破裂的陶
瓷器。谚语“没有金钢钻，别揽瓷
器活”，就是来源于这门传统技
艺。旧时人家的锅碗瓢盆，但凡陶
瓷的，一旦损坏，会请走街串巷的
锔瓷匠人到家修复。北宋的《清明
上河图》中，就有锔瓷的场景。

时至今日，街头有此手艺的
人已无迹可寻，锔瓷逐渐冷门。

年过半百的魏胤，身处黄岩
城南一隅，家中不到 20平方米的
车库，就是他的工作间。6年前，他
走进这方小天地，开始他的修补
人生。如今，他早已名声在外，圈
内赠其雅号“锔座”。

他说，锔瓷既是修物，也是
修心。

闻道：半路出家

魏胤与锔瓷的相遇，颇有些
久别重逢之感。

从小喜欢动手捣鼓的他，对
于锔瓷最早的记忆，还是幼时锢
炉匠到家中补缸。看着大人对残
缺瓷缸敲打折腾，最后恢复形状，
只是多出一道无伤大雅的奇异

“伤痕”，这给魏胤留下了深刻印
象。后来他才知道，那是锔瓷中的

“粗活”，主要应用于民间较为粗
糙的生活用品，而一些更精致的
瓷器，则需要“细活”的技艺。

多年后，魏胤能修家电家
具，亦能水电维护，甚至发明过
一个拿到专利的聚能集热炒锅，
成了朋友圈里的手工“大神”，却
从未碰过锔瓷。直到一次偶然的
机会，一位朋友的紫砂壶摔破，
抱着“试一试”的念头，送到了他
手中。

“在那时的我看来，这是难度
很高的事情。瓷器浑然一体，破损
一角如人断指，我没有信心修好
它。”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魏胤如
是说。

既然没有信心，只能先搁
置一旁。过两天再看一眼，思考
一二，依然无从下手，留下几分
心痒。

或许还要归功于人到中年的
索然无味。家长里短，诸事琐碎，
加上那一阵女儿课业忙，原本就
日渐了无意趣的魏胤，在家甚至
连电视都不能再看。

终于有一天，与破损茶壶相
顾无言的魏胤下定决心——时

隔近 40年，或许真的可以“试一
试”，捡起幼时记忆中的那个技
艺——修好它。

但推开锔瓷技艺的大门，魏
胤才知道，这活对自己来说并不
像日常修理家电般简单。尤其是

“细活”的工序更为繁琐，技巧更
为复杂，锔瓷匠人多有传承，还有
派别之分，不是随便就能学到。

越了解，老魏越着迷于这化
腐朽为神奇的技艺。许下“雄心壮
志”的他再不肯轻易放弃，毅然北
上学艺。在这个年纪，要入这样一
个行当，身边的朋友大多不置可
否，直到后来，有人说出真实想
法，“我们以为你疯了，怎么可能
学成啊”！

如今，魏“锔座”坐在堆满工
具和瓷器的工作间，听着朋友夸
张的表述，正凝神静气为杯口银
边抛光的他一笑置之，手中锉刀
稳定而灵巧，动作行云流水，六角
瓷杯的包口处渐显圆融，哪里还
有半分昔日的忐忑。他已修补了
800多件瓷器。

平日里不可说的离乡过往
里，是一次次求艺时碰的壁和失
望而归，而这一切换来日后撞破
南墙的博采众长。

入道：修补生活

第一次见到魏胤的锔瓷作
品，修补前是一个上有莲藕图案
的紫砂壶，碎成三块。

客人找上门，要修的瓷器，这
类茶壶器物最多，最寻常，却也不
好修。壶虽一样，破损情形却是千
奇百怪。有壶体分家的，有只缺一
角的，也有壶嘴、壶钮刚刚断掉一
截的。茶器的款式花样也不尽相
同，其中寓意多有讲究，不能随便
更改。

这些因素都影响着锔瓷匠
人修补的方法。譬如缺口处若用
錾花增添新图案，内容能否与器
物原本主题呼应，锔钉附着的位
置是否美观，都要在动手前确定
方案。

以锔钉缝补碎成三块的紫砂
壶，对魏“锔座”而言，并非难事。
难的还是壶身上的两处大缺口，
该用何种纹饰与莲藕配对。一处
缺口位置偏下，以荷叶遮羞，倒也
相得益彰，另一处缺口偏上，若是
不怕沦为平常意境，自是理所当
然地用荷花样式较为保险。但魏
胤偏偏就属于在这种地方死磕的
匠人，不免又思索到深夜。

最后，第三个缺口的图案选
择了一只螃蟹，即为“荷蟹”，取意

“和谐”。
在魏胤看来，彻夜难眠、反复

推敲后的些许“不寻常”，是那些
“寻常”破损器物“起死回生”的灵
魂所在。而绞尽脑汁改良创新的
种种技法，反倒成了完成巧思的
辅助之物。

除此之外，魏“锔座”犹有“怪
癖”。人家送来破损瓷器，他几乎
不接急活，往往要将瓷器放上几
日，不时观赏把玩。他说他是与这
些器物“培养感情”，如此下手之
时才能我见犹怜，不至随意。

“即便那些器物再寻常，对于
物主而言，每每有着特殊的意
义。”魏胤这般解释，“锔瓷是
雪中送炭的技艺，但更要锦上
添花。”

随着声名愈盛，寻其修补瓷
器的客人不再仅限于台州一市，
而是遍布全国。修的瓷器多了，魏
胤听了不少人与器物间的故事。
其中，有大叔碎了陪伴自己十多
年的小酒盅，宁可花上十数倍的
价钱也要修补回来；有留学归来
的姑娘破了陪伴自己在异国数年
的廉价马克杯，一定要修补回来；
有怀念长辈情谊的男子，摔了初
涉茶道时长辈送的茶壶，怎么也
要修补回来……许多时候，修一
件瓷器，面对的不是冷冰冰的器
物，而是一段人情冷暖。

魏胤说，人很奇怪，喜欢寄情
于物。瓷器价值或有高低，而情谊
大抵珍贵，因而他总是提醒自己，
修补瓷器，其实也就是在修补他
人生活。人到中年，见多世事，将
心比心，唯有用心。

传道：守旧出新

锔瓷界有几大争议话题，激
烈程度不亚于豆腐脑的咸甜战
争，多年未分胜负。比如遵循传统
的锔瓷匠坚持使用天然材料黏合
接口，另一批较为激进的匠人则
秉持与时俱进的观点，认为古时
若有胶水，先辈亦会欣然用之。

某些方面，魏胤是个十足的
守旧派。他坚持物理修复的方式，
绝不使用化学胶水黏合，而是按
照古法，以鸡蛋清混合石灰堵渗
隙缝，因为这样绿色无毒，且不影
响瓷器美感。

但假如你认为他是个严遵
古训的锔瓷传人，怕是要大失所
望。

走进魏胤的工作间，除了常
用工具，剩下的一大半，足以让
一位“名门正派”的锔瓷匠人大
开眼界。制作纱窗的压轮略作改
造后被用以按压包边，这样压出
的包边不会起翘；受进口工具启
发自制的锤子可更换锤头，用于
锔瓷的金属小件塑形，操作时甚
为顺手；随手剪下旧牛仔裤布条
做成的沙袋，用来放置修补时的
瓷器，简单的细节大大提升了稳
定性……

一开始，为了寻求趁手的锔
瓷工具，老魏四处搜购各式器
械，奇形怪状的工具买了又扔，
扔了又买。而随着他对锔瓷的感
悟水涨船高，自行琢磨出来的工
具越来越多。按照时下流行的说
法——这个野路子出身的锔瓷匠
可“硬核”得很。

自制工具为技术进步打下了
基础。凭借动手能力强、搞过发明
的老底子，老魏又对传统锔瓷的
一些技艺进行大胆优化和创新。
在较有难度的茶壶盖钮修复上，
他就别开生面地独创了直孔钮、
侧孔钮、空心钮、桥钮、实心钮等
一系列残损修复技法，提升了操
作安全性，解决了锔瓷界由来已
久的技术难点。

“锔瓷工艺小众，很少有什么
工具是专门用来做锔瓷的，一定
程度上制约了发展。”对于锔瓷的
传承发展，魏胤有着自己的思考，

“锔瓷想要发扬光大，在吸收前人
好的经验和成果的同时，必须有
适应时代的工艺革新，保持技术
进步，绝不该停滞不前。”

除了自己造工具，魏胤对于
交好的“同道中人”从不藏私，常
常主动交流心得。

通过网络，魏胤结识了锔瓷
界颇有名气的5位高手，6人一拍
即合，建立了一个技术交流的微
信群。众人戏称这个技术联盟为

“中国科研锔”，一有空就在群里
探讨技术话题，取得不少成果。

比如锔瓷常用纯锡为材料，
而纯锡在加热之后流动性很强，
不易控制。6人不断研究和实践，
研发出一种全新配方的锡合金，
可控性大大提高。这种锡合金也
被业内称为“听话的锡”，大受锔
瓷匠人们欢迎。

近年来，慕名前来学艺的锔
瓷爱好者络绎不绝，魏“锔座”的
座下弟子来自五湖四海，有普通
白领，也有企业老板，甚至不乏大
学教授，而他无不倾囊相授。

“锔瓷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
部分，老祖宗的绝学应该传下
去。”在魏胤的身上，已有一种使
命感油然而生。

手 记

采访魏“锔座”时，恰逢在加
拿大博物馆就职的策展师张东
前来拜访。谈及锔瓷这一技艺，
张东介绍，西方社会对瓷器的保
护是预防式的，当年中国的瓷器
传至国外，外国人会在上面按上
某种特殊的保护结构，但要是真
的摔碎了，也只有中国人会将其
修补完好，继续使用。这是文化
的不同。

中国人讲圆满。小说故事要
有大团圆结局，瓷器破了要修复
回来，真碎得彻底了，还得喊上几
句“碎碎平安”，这背后是一种惜
物惜福的文化基因。

可中国人也讲经世致用。喝
茶的紫砂壶即便易碎，还是要拿
来喝茶，哪怕破了修好后依然要
拿来喝茶，就算感情特殊，许多人
也不会束之高阁。

这似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哲
学，但在锔瓷这一技艺上完美融
合。从中，我们或许可以一窥中国
人性格里的固执，也可称之为一
种韧性。

往大了说，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传承不绝，又何尝不是一直走
在追求完满和实用的道路上，跋
涉不止。

魏胤讲，锔瓷是活在传统里
的技艺。以前的人和事，大多不舍
不弃，就算坏了，缝缝补补，救回
来，还是可以很好地相处下去。今
天很多人好像都不兴这一套了。

“ 现在都说可持续性发展，
还是要注意环保啊。”魏胤开着
玩笑。

我深以为然。

魏胤魏胤：：修补人生修补人生

锔瓷既是修物，也是修心。他总是提醒自己，修补瓷

器，也就是在修补他人生活，将心比心，唯有用心。

本报记者陶子骞/文 李洲洋/摄

修复的茶碗盖

修补的瞬间

巧思的源泉

锔瓷的工具

魏胤说，锔瓷是雪中送炭的技
艺，但更要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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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明杨遗稿 杨 崎整理

这是一个情报工作者革命生涯中惊心动魄的片段，也是战争年代很平常的往
事。亲历者沈明杨，1947年起追随共产党，为党组织收集各种情报。解放初期，在仙居
括苍山、大雷山和大垟山区剿匪斗争中，他三入匪穴，智引群魔，横扫残匪，贡献突
出，被誉为“浙江的杨子荣”。此文讲述他在仙居剿匪斗争中的一次生死遭遇。在那个
年代，如沈明杨这般的勇者志士还有很多，岁月不语，山水为证，他们应该被记住。

猪娘龙潭生死劫

一

解放前夕，国民党安排了大批特务
潜伏在浙江，提出建立党政军特四位一
体的地下政权等一系列反动纲领，并委
派了专员、县长，妄图凭借浙江临海靠
山的地理环境，建立所谓的“敌后游击
根据地”。国民党叫嚣要与共产党“三争
四反”，即争地盘、争群众、争力量，反参
军、反清算、反征粮、反变革。

1949年 7月 5日，仙居县城解放；7
月10日，仙居县人民政府成立。随后，各
工作机构也陆续建立。为适应剿匪需
要，根据第六（台州）地委指示，解放仙
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21军 186团政委
施义之兼任中共仙居县委第一书记。8
月26日，施义之和县委委员田允尚前往
下各镇桥头殿主持召开了下各地区各
村积极分子和社会各界名流会议，宣布
成立朱北办事处（辖下各、朱溪两个
区），任命潘行善为朱北办事处主任。会
后，潘行善指派我为朱北办事处负责东
南剿匪侦察总情报，兼鹫峰乡武工队
长，配合186团完成剿匪任务。朱北办事
处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是我配合鹫峰
乡乡长潘焕田收缴伪乡长潘行官的伪
印章和伪文件。新建立的人民鹫峰乡政
府办公场所设在马垟村大祠堂。

此时，仙居尽管县城已经解放，但
广大农村仍被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所控
制。1949年 8月 29日，匪首朱继翰纠集
国民党浙南行署第三支队顾世长和匪
首王继学、应老三等 400多人包围朱北
办事处驻地，攻打了一天一夜。我跳出
重围，向驻西吕的解放军 185团三营报
告要求增援；援军击败土匪，才使工作
人员突围。9 月 3 日，朱北办事处迁移
到马垟村大祠堂，与鹫峰乡政府合并
办公。

当时匪势十分猖狂，除仙居县城
外，全县各乡村都是国民党匪徒控制地
盘，他们到处攻打区乡政府。我和鹫峰
乡乡长潘焕田等人白天在乡公所，夜晚
出去打游击，睡在山上野外，一起经受
风霜雪雨，日夜与国民党匪徒战斗。9月
上旬，潘行善指示我物色杨通悦（当过
伪警察）打入大战岙朱继翰匪部，为我
送情报，我又争取杨砩头村应太白（朱
继翰号兵），向我秘密自首后送情报。由
此，我组建的情报网逐步完善起来，敌
不动我剿之，敌若动我先动，配合剿匪
部队扭转了被动局面。

1950年春夏之交，趁我人民解放军
主力部队调防空虚，国民党残余土匪死
灰复燃，破坏活动日渐猖獗，他们的反
革命活动从地下逐渐发展到半公开甚
至公开，从山区扩展至平原城乡，白色
恐怖遍及全县。尤其在5、6月，各股匪部
明目张胆纷纷向各村派匪粮匪捐，拦路
抢劫，破门入户绑架勒索，奸淫妇女、强
抢姑娘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仙居社会
安定和土改工作的开展。

杨砩头村保长杨通湖，仗着外甥朱
继翰是国民党苍北总队副指挥，更加神
气活现，迫不及待与朱继翰谋划从匪捐
中捞一把。以苍北总队官防的空白条
子，由他填写强派全村匪粮计大米 70
担，银洋 700 元，每亩田上缴子弹 100
发，并在村张贴匪部布告：限期 6月 30
日晚全部缴齐，谁家拖延拒缴的，倾家
荡产，谁敢违抗，与共党分子同罪格杀
勿论。退出共产党组织的农联会组织，
自动解散的均免予处理；参加共产党
区、乡人员立即回家的，既往不咎；携枪
反共论功任职；执迷不悟，株连全家。

在匪徒张贴的布告恐吓威胁下，杨
砩头村个别农联会成员自动退出，部分
农联会成员逃离本村。参加区中队的杨
通仙父母吓破胆，强迫杨通仙脱离区中
队回家。村民人心惶惶。唯独 1948年就
参加“地下农会，自卫抗匪”的民兵骨干
聚集在老村长杨云来家议事。

“匪部怎么会知道我们村每户人的
姓名？”

“为什么保长和他的嫡亲堂兄弟叔
侄没有派到匪捐？”

“每户的匪捐条子都是保长杨通
湖送来，明显是他与外甥朱继翰共
谋……”

其中一个民兵说：“你心中明白就
好，不要指名道姓，问题是解放军主力
撤走，驻仙的武装一时难以对付土匪，
区乡政府也被土匪围袭，工作人员每夜
流动在外打游击。我们更没有力量对
抗，好汉不吃眼前亏，只有忍气吞声先
接受下来再说吧。”

原参加过“自卫抗匪”的民兵队长
杨小着说：“1948年春，也是保长外甥朱
继翰驻我村和保长策划成立联防队，强
迫每户缴给他枪弹费，又勾结‘白旗’派
绑架勒索，我们团结抵抗，把他们打得
落花流水。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政
府，更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像 1948年
抗匪一样，团结一致，统一指挥，同他们
拼命，可以抗敌拒缴匪捐。”

老村长杨云来静听大家议论后，接
着说：“民兵队长杨小着的意见有道理，
但少个指挥人，1948年‘自卫抗匪’胜利
是沈明杨领导的。现在他脱产了，在朱
北办事处工作，配合部队在山区剿匪，
几个月没有见到他的人影了。我考虑
过，把他找回来才有办法对付。”他一提
议，立即引起在场人赞同。大家意见一
致，催促杨云来立即起程。

次日，6月 29日，老村长杨云来向
我汇报派匪捐之事，并迫切要求我回
村领导抗匪。我听后，对村保长杨通湖
的做法火冒三丈。村民对我信任，这让
我心里热乎乎的，一股强烈的责任感
涌上心头。

我立即向部队领导说明情况，同
杨云来一道在朱溪区吃过午饭，便匆
匆忙忙赶山路，来到我从小长大熟悉
的杨砩头村。

本想叫几个村干部商量抗匪部署，
谁知大家得知我到村，一下子来了几十
个人围着我。他们看我满头大汗衬衣湿
透，忙着送水揩身，送茶解渴，胜似亲
人。我看着他们善良淳朴，但因饱受匪
乱忧愁的脸孔，内心说不出的难受。我
清楚，他们急需听我说说用什么良策可
以打败土匪，维护家园安全。我招呼大
家坐下商量，当即鸦雀无声。

我说：“首先请允许我向叔伯兄弟
姐妹们问好，道歉。我身为国家脱产干
部兼本乡武工队长，应尽责保护父老乡
亲的安全。由于无能，你们担惊受怕了，
这是我的失责。”

民兵队长杨小着急忙插话:“你我都
是同村土生土长的，都是泡在苦水里受
尽欺压的上下年纪人，不需礼节客套的
话。我们请你回来，目的就是一个，有没
有办法打败土匪。”

我声音高昂地说：“不仅能打败土
匪，而且要消灭土匪，你们别看土匪气
焰嚣张，其实他们已是秋后的蚱蜢死到
临头了。我们有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
导，有一支能征善战、英勇无畏、战无不
胜、攻无不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蒋介
石 800万正规军也消灭了，现在已经解
放了全中国，难道还怕这几条泥鳅掀起
什么大浪吗？”

我在喝开水时，听到有人低声说：
“他讲的对，匪徒确实像秋后蚱蜢……”
我接着说：“匪徒张贴布告威胁群众，其
实那是一张即将归案招供的罪证。明天
匪徒来收捐，就是自投罗网，我建议把
所有民兵农会成员集中起来，团结一
致，把去年用过的‘自卫抗匪’武器，自
己造的大刀、土枪、土炮，重新拿出来发
挥威力，保卫自己的家园。”

这时，有人插话：“参加农会的部分
人已逃到各村避难去了。”我说：“既然
如此，能集中多少算多少。这件事由我
负责，决不辜负大家的信任。”

一群人仿佛吃了一颗定心丸。散会
后，只听大家议论，“他回来就有办法，
我们胆子也大了”。

（未完待续）


